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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国内校园欺凌事件不断涌现，欺凌者

施暴和被欺凌者受到暴力对待的视频影像被网络媒体

公之于世，这对于受欺凌者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预计和

控制的，更是不可逆的。校园欺凌行为的存在是对学

校安全环境和良好氛围的破坏，引起学习者、教育者

的不安全感和恐慌，也引起了各国心理学界和教育学

界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关注与研究[1]。

Smith 认为欺凌是力量相对较强者在未受激惹的

情况下对相对弱小者重复进行的攻击，具有“未受激

惹的有意性”、“重复发生性”和“欺负者和被欺负者

之间力量的不均衡性”三个特征。校园欺凌行为又被

称为校园欺负或者校园霸凌行为，与暴力行为和攻击

行为密切相关，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攻击行为，可被归

属为攻击行为的一个子集。[2]Owleus 认为校园欺凌

（school bullying） 是指某个学生在某段时间内被一个

或多个学生反复或持续地施以负面行为，其中，负面

行为是指有意造成或试图造成对他人的伤害或不适

等，包括语言上的辱骂、威胁、嘲笑戏弄等以及身体

上的踢打、抓咬和勒索、抢夺财物等。[3]据 Olweus、

Rivers和Smith等对欺凌的分类，研究者们也将校园欺

凌分为直接身体欺凌 （打、踢、抓咬、推搡以及勒

索、抢夺、破坏物品等身体动作行为）、直接言语欺

凌 （辱骂、讥讽、嘲弄、挖苦、起外号等言语行为）

和间接欺凌 （欺凌者借助于第三方实施的欺凌行为，

包括背后说人坏话、散布谣言和社会排斥）。[4] [5]目

前，也有研究将网络欺凌归为欺凌行为中的一种，

Modecki 等就将其与传统的欺凌行为进行比较，探讨

二者对个体心理适应的影响和引发的问题行为等。[6]

校园欺凌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美国、英国、日本、

挪威等20余个国家均存在校园欺凌行为）、非均衡性

（力量、年龄与性别上的非均衡性）、隐蔽性（欺凌行

为发生地点的隐蔽和受欺凌者的隐瞒）和持续性。[7][8]

研究者将卷入校园欺凌行为的个体分为欺凌者

（欺凌他人）、受欺凌者（被他人欺凌）和欺凌-受欺

校园欺凌行为中受欺凌者的心理适应与

问题行为及干预策略

刘艳丽 陆桂芝

[摘 要]校园欺凌行为是学校安全教育中重点关注的方面。校园欺凌行为中的受欺凌者存在心理适应不

良问题，容易产生焦虑、抑郁、低自尊、孤独感和自杀信念等内化问题行为，也会导致其日后产生违

反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的外化问题行为。探讨受欺凌者遭受欺凌的诱因、心理适应与问题行为，并从

受欺凌者自身、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角度提出预防和干预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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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者（即欺负别人同时又受别人欺负），[9]自我报告卷

入校园欺凌行为的个体中受欺凌者的比率高于欺凌

者、欺凌-受欺凌者以及旁观者，且随着个体年龄的

增长，受欺凌者遭受的身体欺凌减少，遭受的言语欺

凌和间接欺凌在逐渐上升，遭受的网络欺凌显著少于

传统欺凌。[10]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以及教

养方式，个体的个性特征、问题解决方式、发育时

相、自我概念、心理控制感、同伴关系和异常的社会

行为，校园氛围、班级行为范式和师生关系等均是儿

童在学校受欺凌的重要影响因素。[11]-[23]受欺凌者是欺

凌行为中的最大受害者和受攻击者，容易产生焦虑、

抑郁、低自尊、孤独感和自杀信念等内化问题行为，

也会导致个体产生违反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的外化问

题行为，包括逃学、盗窃、自伤、反抗、攻击等，迫

使受欺凌儿童退出主流社会群体, 在同伴群体中被边

缘化，对个体成长后期中出现的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

预测作用。[24]-[28]

因此，本文主要以校园欺凌行为中的受欺凌者为

主要讨论对象，从心理学视角探讨校园欺凌行为中受

欺凌者遭受欺凌的原因、遭受欺凌后对个体产生的不

良影响（心理适应和问题行为）以及作为教育者能够

做出的具体预防和干预策略。

一 、受欺凌者遭受欺凌的诱因

个体遭受欺凌的诱因是复杂繁多的，不仅包括外

界个体欺凌者的挑衅和攻击，也包括个体自身个性特

征、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及校园环境和同伴

关系等主、客观因素。

年龄、性别和体质是个体受欺凌的因素之一。

Navarro 及张文新等人的研究表明，欺凌行为随着个

体的年龄增长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由身体欺凌转变为

言语欺凌再转变为间接欺凌。因为间接欺凌需要个体

有较高的认知发展水平，随着年龄增长个体认知和思

维建构逐渐成熟，欺凌行为开始转变为关系欺凌，个

体学会利用同伴关系和社会操纵来欺凌他人，但三种

欺凌形式也会同时存在。[29]-[31]纪林芹等人的跨文化研

究表明，儿童受欺凌的比例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这可

能是儿童通常被年长于自己、在身体等方面存在优势

的同伴欺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伴互动中，儿

童逐渐摆脱了体力等方面的不利地位，因而受欺凌的

比例下降；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认知及社

会认知能力增强，在社会化过程中也逐渐养成了更加

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习惯，因而实施欺凌行为的可能

性减小，从而受欺凌者也减少。另外，年幼儿童在报

告其受欺凌经历时存在着一种“泛化”的倾向，倾向

于把一些不是欺凌的行为报告为欺凌，而年长儿童对

其受欺凌经历的报告会更符合实际情况。[32]Lapidot-

Lefler 及国内学者陈世平等的研究表明，受欺凌行为

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女生容易受到言语欺凌和间接

欺凌，而男生容易受到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男生比

女生更容易受到身体欺凌，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受到间

接欺凌。[33]-[37]欺凌行为还存在着力量的不均衡性，体

质较差的学生更容易成为受欺凌的对象。[38]

个性特点和人格特质是个体遭受欺凌的内在易感

因素。[39]谷传华等的研究发现精神质与神经质水平、

自尊等对受欺凌发生概率的预测作用较强。[40][41]韩磊

等的研究表明羞怯是预测个体受欺凌的一个重要变

量，易害羞的个体越容易受到欺凌与攻击。[42] Malecki

和刘俊升等的研究指出儿童的问题行为可能是个体受

欺凌产生的原因，“引导假设”认为儿童的某些行为

特征诱发或强化了其遭受同伴欺凌的可能，如，各种

挑衅行为、争执、明显的焦虑和退缩、无效的说服策

略等都有可能招致同伴的欺凌。表现出焦虑、抑郁和

退缩行为的儿童可能会不断地向同伴发出他们无法保

护自身的信号，而这类儿童对于受欺凌的反应则倾向

于采取屈服、哭泣等方式，没有采取合理的反抗方

式，这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攻击者的欺凌行为，遭受

欺凌后的个体受到欺凌者的恐吓或者威胁后不敢向家

长、教师等报告，还会引发后续更加严重的欺凌行

为。[43]-[45] Chui和雷雳等人认为受欺凌者的自我意识和

心理控制水平较低以及自尊水平较低，对自己的智

力、外貌与合群性方面评价偏低，降低了个人的自我

评价和自我价值感，在长期遭受同伴的羞辱而又无力

自卫时，极易产生对现实世界的不安全感，并可能形

成习得性无助感。[46]-[48]儿童对受欺凌的归因和情绪反

应也是其持续遭受欺凌而不进行反抗的重要原因，一

些受欺凌儿童的社交焦虑、孤独和抑郁等情绪反映了

儿童对同伴欺凌的内化应对方式，而这种消极内化应

对方式可能进一步增加儿童遭受同伴欺凌的危险。[49]-[51]

父母教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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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等是个体遭受欺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父母教

养方式会影响个体个性特征形成、人际关系和问题解

决方式等。Ahmed和 Stelios认为父母不合理的教养方

式会对儿童的身体和心理造成很大伤害和不可逆转的

后果，父母长期暴力的教养方式会导致儿童形成内

向、胆小、低自尊、缄默以及懦弱、退缩等不利于社

会交往和人际沟通的性格特点。在人际交往和同伴关

系中遭受父母暴力教养的部分个体不会采取有效的反

抗行为，很容易成为人际关系中的被指使者和受攻击

者，即使受到欺凌和侮辱，部分个体通常也会采取缄

默不语、隐忍不反抗的方式对待他人的欺凌行为，因

为，如若告知父母被欺凌带来的结果很可能还遭受父

母的暴力，因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暴力行为链

条，致使受欺凌者身体和心理上遭受双重伤害。[52][53]

Elgar 和 Cassidy认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个体遭

受欺凌的影响因素之一，儿童在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

感尚不成熟的阶段容易形成盲目攀比的意识，而家庭

经济条件与父母社会地位较低的儿童很容易成为遭受

歧视和嘲讽的受欺凌对象。[54][55]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和

家庭结构的暂时性残缺也是儿童遭受欺凌的主要原因

之一。Cassidy和Huang认为，相比于家庭结构完整的

儿童，单亲家庭成长的儿童更易受到其他同伴的歧

视、侮辱和欺凌，单亲家庭的儿童在父母教养方式上

存在残缺，儿童与另一方父母之间的情感冷漠和过多

冲突、家庭暴力、父母一方消极的社会问题解决方式

以及父母自身的行为问题等都是造成儿童在学校容易

受到欺凌的关键因素，父母健全、家庭结构和功能完

整条件下成长的儿童认知与情感发展尚不成熟，同理

心和移情水平较低，将单亲家庭成长的儿童理解为是

与自己不同类型的特殊儿童，从而产生排斥、嘲笑甚

至侮辱等欺凌行为。[56]-[58]

校园是个体长期学习、生活与人际交往的场所，

也是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教室、操场、走

廊、大厅与厕所，包括学生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都是

欺凌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场所分布具有一定的隐蔽

性。[59][60]Chan和 Brendgen认为，校园欺凌行为会对整

个学校的良好环境产生破坏和威胁，让学生感觉到恐

慌和没有安全感，受欺凌者在遭受欺凌后感觉自己生

活在无安全感的校园环境中，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的学

习与生活以及和同伴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等，甚至导致

受欺凌者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乃至出现自杀倾向，这

在很大程度上也引起了教师和学生的恐慌。[61]Esther

和雷雳的研究发现，班级环境和个体的朋友数量、学

业成就对受欺负状况有明显的负向预测效果，朋友数

量越多、学业成绩越好，其受到欺凌的可能性则越

小；而班级环境依据社会背景模型，不同的班级具有

不同的班级行为范式，班级内部的攻击行为范式越

强，个体的退缩行为表现得与其行为范式不相匹配，

个体成为受欺凌的对象可能性越大。[62] [63]Loukas 和

Gage等人认为，校园氛围是学生的重要社会支持源，

校园氛围越消极，就越会增加学生同伴欺凌的经历，

青少年感知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校园氛围越消

极，其遭受同伴欺凌的可能性越大。[64][65]

二、受欺凌者的心理适应与问题行为

受欺凌者遭受的身体欺凌、言语欺凌以及间接欺

凌等，这不仅对其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如头疼、恶

心、失眠以及身体某些部位疼痛的不确定感，严重的

甚至造成脑损伤乃至死亡等。[66]纪林芹等人认为，遭

受欺凌会迫使个体退出主流社会群体，在同伴群体中

被边缘化，导致个体产生严重的心理适应不良，产生

情绪适应或内化问题，包括抑郁、焦虑、孤独等；也

会产生行为适应或外化问题，包括攻击和行为不良以

及人际适应问题，主要表现为同伴拒绝。[67]Koo和黎

亚军等人认为，个体遭受欺凌后会产生恐慌、社交焦

虑、抑郁、孤独和低自尊，受欺凌的个体自尊心受到

严重的伤害，存在感和自我价值感降低，一些受欺凌

个体也较少采取向家长和教师报告的解决问题策略，

生命意义感降低，会产生自杀意念甚至自杀等；一些

儿童或因为长期遭受欺凌而没有采取合理的化解方式

导致心理问题堆积，产生爆发性的攻击和违法等反社

会行为。[68]-[70]Brendgen的研究表明，受欺凌儿童往往

缺少朋友并受到同伴拒绝，报告其有更多学校恐惧

感、消极的学校态度和逃学经历以及较差的学业成

绩。[71]国内外的相关追踪研究为受欺凌对个体日后行

为的影响提供了依据，Smith和刘俊升等的追踪研究

表明同伴欺凌对儿童的心理-社会适应具有长期性的负

面影响，[72][73]容易导致个体产生抑郁和孤僻的性格特

点，人际交往和沟通出现障碍，存在社交障碍和问题

解决方式偏差等。[74]张增修认为，受欺凌者在社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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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上存在心理失调，社会归因和应对风格上存在着偏

差。[75]Cross 等人对童年中期的儿童进行追踪研究表

明，先前的受欺凌经历能够预测儿童两年后的外化问

题行为 （攻击行为、反社会行为）、内化问题行为

（焦虑、抑郁、低自尊）、社交问题（社交障碍、人际

交往障碍、社交恐惧等） 及学业问题 （学业成绩下

降、逃学等）。[76]Sentse 对青少年早期的追踪研究显

示，受欺凌者在缺乏有效解决策略的情境下，较容易

做出极端的报复行为，同伴欺凌能够预测个体日后的

攻击行为、违纪行为以及违法暴力犯罪等反社会行为

等。[77]Perren等认为，同伴欺凌对青少年外化和内化

问题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遭受同伴欺凌会使个体产

生归因偏差，当其对同伴欺凌进行敌对归因时会导致

行为不良等外化问题，当其进行自责归因时又容易导

致抑郁等内化问题。[78]Jackson和Kilpatrick的纵向研究

也表明，遭受欺凌的经历会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等不

良行为增加，遭受同伴欺凌的青少年参与违法犯罪的

可能性是其他未遭受同伴欺凌青少年的两倍 [79]。

Troop-Gordon 和 Ladd 的研究发现，遭受同伴侵害的

青少年会内化来自同伴的负面信息，进而导致其出

现抑郁等心理适应和内化问题。[80]

受欺凌者产生的心理适应问题、社会适应问题与

其日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行为并非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存在着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心理适应问题

是个体日后行为问题产生的预测源；反之，受欺凌者

个体产生的问题行为，如，退缩和攻击行为也伴随着

一系列心理适应不良如孤独、抑郁和恐惧等问题。而

且，一些国内外已有的相关调查发现，大部分受欺凌

者不会采取主动向家长与教师报告的解决问题方式来

倾诉自己遭受欺凌的经历，而是采取隐忍和承受的不

当方式，造成欺凌-受欺凌这一恶性循环[81]-[83]。长此

以往，这必然给个体的成长和未来的生活埋下隐患，

对儿童健康地发育和成长、家庭和谐与学校安全环

境、良好氛围的构建是一种威胁，同时，受欺凌个体

日后的社会适应问题、不确定的社会行为与表现等方

面令人担忧。因此，针对受欺凌个体遭受欺凌的诱发

因素、产生的心理适应与问题行为等，提出以下几点

预防和干预措施，希望能够引起教育者对校园欺凌行

为中遭受欺凌者的关注与辅导，减少和杜绝校园欺凌

行为的产生。

三、预防和干预措施

针对受欺凌者遭受欺凌产生的复杂原因，同时

借鉴和综述国内外关于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措施，

主要从受欺凌者个体自身角度、父母角度、学校角

度、立法和心理辅导机制角度提出一系列的预防和干

预策略。

（一）从个体自身角度进行预防和干预

受欺凌者应该树立对欺凌行为“零容忍”的观

念，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欺凌行为。受欺凌者自身是欺

凌行为中的最大受害者，在面对校园欺凌行为时要有

“主动自救预防观念”，不采用以暴制暴的极端行为。

如果以暴制暴，那么其结果很可能更为严重。所以，

个体在学校里遇到欺凌行为时应该及时向教师汇报真

实情况，不可因害怕和恐惧欺凌者的再次攻击而采取

隐忍、退缩和沉默的方式。个体应及时向家长反馈自

身在学校中的同伴关系和人际交往情况，一旦遭受欺

凌和欺侮，应第一时间报告给父母和教师或者报警，

不要因为害怕家长和教师的批评而采取容忍不反抗的

态度。如果受欺凌者选择退缩和乞求反而会强化欺凌

者更加过分的欺凌行为，这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是无法

弥补的。受欺凌者应该掌握一定的防御观念，采用合

理的方式反抗欺凌者的暴力行为，及时躲避欺凌者并

向家长、教师和朋友及时报告，避免采用极端的伤害

行为与欺凌者对抗，从而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受欺

凌者因其身体、认知上的不成熟往往处于被动和不敢

反抗的处境。因此，家庭与学校参与阻止校园欺凌行

为非常关键，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从受欺凌者父母的角度进行预防和干预

父母应及时询问孩子在学校中的人际交往情况和

同伴关系，倾听孩子在诉说过程中流露出的一些信

息，及时向教师了解孩子在学校中的人际关系是否良

好，是否存在欺凌他人或者受欺凌情况。父母对于孩

子的教养方式应摒弃暴力型教养，采用民主和宽容的

家庭教养方式，养成孩子独立的个性，不退缩、不怯

懦，敢于让孩子表达在学校遇到的问题，倾听孩子的

诉说和诉求，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儿童处于成长和

发育的阶段，无论是身体还是大脑都尚不成熟，对事

物的认知和理解还不全面，一旦儿童在学校受到欺

凌，对其身体和心理造成的伤害都是不可逆转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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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的，留下的心理阴影将会一直伴随个体的成长，

并影响其日后社会行为表现和人际关系等很多方面。

所以，父母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告知孩子应

该对欺凌行为采取拒绝和“零容忍”的态度，及时将

自己受欺凌和他人受欺凌以及他人的欺凌行为报告给

家长、教师或者学校相关保卫人员等，并及时与学校

教师进行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是否受到欺凌和欺凌

他人的情况，尽早发现欺凌行为并予以制止。

（三）从学校管理角度进行预防和干预

创建安全的校园管理制度是解决校园欺凌行为的

根本途径。学校是欺凌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相对于

广泛的社会和家庭而言，以学校为基础对欺凌行为进

行干预比较容易一些，反欺凌活动应致力于建立安全

的校园环境，削弱欺凌者的强势地位，增加欺凌者应

得到的消极反馈，对于受欺凌者及时进行心理辅导和

干预，并对其进行鼓励教育，采取“零容忍”和反抗

的态度对待欺凌行为，防止欺凌行为的再次发生。提

高学校领导和教师对校园欺凌行为的重视和理解程

度，并借鉴挪威、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长期开展的校

园欺凌干预研究，开展反欺凌运动，并对运动后的效

果进行评估，评估反欺凌运动的有效性和后续需要改

善之处。挪威学者Olweus发起的校园欺凌干预措施主

要在学校、班级和个体三个水平上进行。学校水平的

欺凌干预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了解在学校中欺凌行为发

生的现状和普遍程度，校方人员和反欺凌活动的顾问

根据欺凌行为的现实状况共同商讨反欺凌活动的各个

方面并履行，由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家长和学生组

成的协调委员会引导活动的履行，对欺凌行为的多发

场所进行监管。班级水平的欺凌干预主要通过传统班

会和角色扮演等方式讨论欺凌行为，让学生认识到欺

凌行为的存在和伤害，并对欺凌行为卷入者进行干

预，同时与家长进行沟通，干预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

果，无论是年龄还是性别差异，所有学生对欺凌事件

的报告都有了明显的减少。[84]德国学者Hanewinkel在

德国教育部的支持下对年龄段为8~18岁的学生从学

校、班级和个体三个水平开展反欺凌活动，这一举措

与挪威学者Olweus的反欺凌活动主旨相同，结果表明

16 岁以下学生受到直接和间接欺凌的比例在下降，

自我报告欺凌他人的比例也在下降。挪威和德国的这

一借助教育部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校园反欺凌

活动是值得我们国家借鉴的，从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

根本上开展反欺凌活动，本着对欺凌行为“零容忍”

的态度并借助学校和家长的力量从学校、班级、个体

三个层面对欺凌行为实施干预和阻止，并加强学校管

理人员对欺凌行为多发地点进行监督和管理，如操

场、走廊以及卫生间等，以确保学生有安全的活动场

所。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关注教育工作者对学生成长过

程中的法律责任，重视教师在服务、管理学生行为上

的地位和作用，拨付专项经费用于教师的培训，帮助

教师掌握识别校园欺凌和进行早期干预和行为矫正的

方法。[85]校园欺凌行为中的欺凌者是对受欺凌者生命

的不尊重和践踏，学校也应开设以“善良教育”“生

命教育”为主题的活动课程，引导学生重视自己和他

人生命，以促进对生命的理解为主旨的校园反欺凌活

动的开展。

（四）从立法角度进行预防和干预

制定和完善青少年校园安全法案，反校园欺凌安

全法案是解决校园欺凌行为的保证。借鉴美国、英国

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治理，制定反欺

凌的法律和政策，明确欺凌受害者的法律救济和欺凌

者的法律责任，明确学校在反欺凌行为中的安全教

育、管理和防范责任，将处置校园欺凌行为上升到法

律层面，依法治理校园欺凌行为中的欺凌者，并对受

欺凌者进行保护。政府和学校应联合起来增强对校园

欺凌行为的关注，制定应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指导手

册，列出学校、家长和学生预防以及应对校园欺凌而

采取的一些必要措施，并设立反校园欺凌儿童帮助热

线，受欺凌学生可以及时报告自己的受欺凌事件，寻

求法律的指导和帮助，引起学校和家长以及社会的共

同关注，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86]在社会层面创

造一个有助于有效治理校园欺凌的社会环境，增强社

会对校园欺凌危害性的认知，提高人们对校园欺凌问

题的重视程度。[87]每年或者某个月份定期举办全国性

的反校园欺凌活动，集中开展各种反欺凌校园宣传活

动，制作公益宣传广告，设立国家“反校园欺凌行为

宣传日”，让学校、家长、学生和各界社会人员积极

参与进来，引起公众对校园欺凌行为的重视，社会支

持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是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可

以加深人们对“校园欺凌行为的‘零容忍’”观念的

理解，将校园欺凌行为杜绝在根源之上。[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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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心理辅导机制角度进行预防和干预

建立心理健康干预机制，对卷入校园欺凌行为的

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与辅导。学校应开设专门的关于反

校园欺凌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做到事前预防、及时

处理与事后辅导并举。学校应开放心理咨询室，定期

开展反校园欺凌心理辅导，有计划地推动压力和情绪

管理等课程，教育学生不要使用暴力去解决事情，教

导他们遇到校园欺凌时该如何抵制与解决问题。如果

校园欺凌事件已经发生，对于欺凌者，学校要主动发

掘、迅速处置，要力求从根本着手，彻底解决问题，

否则欺凌者又会衍生出新的问题。对于受欺凌者，教

师要对受欺凌者进行心理疏导，将对受欺凌者产生的

伤害最小化，化解其内心的恐惧、委屈、自卑感和挫

败感以及认知偏差等，以防止日后出现严重的心理适

应不良和问题行为等。对欺凌行为中的旁观者也应给

予重视和辅导，应鼓励旁观者第一时间主动报告学校

教师或者家长所目睹的校园欺凌行为，采取合理的方

式保护和帮助受欺凌者，并防止自己遭受伤害，防止

校园欺凌行为在沉默中爆发和堆积。

受欺凌者一般都具有胆小、退缩和人际关系不良

的特点，即使受到欺凌，大部分受欺凌者也不敢报告

给教师和家长。所以，对受欺凌者开展果敢训练、敢

于反抗和拒绝容忍的教育必不可少。张文新等人采用

了行动研究法，具体采用头脑风暴法、自信心训练和

角色扮演技术，以学校中的自然班为单位进行干预。

结果发现，干预期间，实验班在学校情境中的受欺凌

得分呈下降趋势。[89]陈世平的研究发现人际训练团体

心理辅导能够改善和提高受欺凌儿童的人际适应水

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对有过受欺凌经历

的儿童进行心理健康辅导，能够提高受欺凌儿童使用

问题解决策略的能力，降低其内倾化和外倾化水平，

提高其人际适应能力。[90]

对于欺凌者的干预也是关键的。杜红梅的研究发

现，综合性的教育干预能够有效地减少儿童的欺凌行

为，从而减少对受欺凌者造成的伤害，研究者以移情

和后果认知为训练内容,运用个体心理咨询、团体心

理咨询等教育干预手段对有欺凌行为的儿童进行了为

期三个月的教育干预，发现欺凌儿童的整体移情水平

上升，能够体验到受欺凌者遭受的痛苦经历，从而减

少了欺凌行为；后果认知训练干预后发现欺凌者对道

德认知的水平相比于之间有了明显的提高，能够意识

到自己实施欺凌行为的非道德性。[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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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式；研究目标偏向应用性研究，亟待解决班级

经营问题策略与方法的拟定；研究趋势偏向移植性的

理论与模式，宜兼重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研究发展。该

研究者呼吁，建立基于中华文化的班主任理论体系，

加强对班主任工作策略与实践智慧的研究。

国际对话是反省自身研究，同时保持研究开放性

品质的重要方式。有学者对俄罗斯“班集体建设的当

代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作了述评，指出当代俄

罗斯的教育正在从形式整合走向优质实践；在实践

中，班主任是班集体生命活动的设计师；从哲学层面

反思班集体的现状与历史，客观分析集体中的人际关

系，实施在集体中教育青少年的人文战略等主题，已

经引起教育人员的重视。有学者强调了在中国深入开

展理论研究、研究扎根于实践、积极进行国际对话的

必要性。还有国外研究者探讨了中国班主任在学生发

展中的作用，认为随着教育系统被人们进一步研究和

关注，国际学生与教师的流动性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关

系与网络。梳理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探究文化基础

及社会结构对教育的作用，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

题。有学者认为，理解班主任的角色与职责不仅有助

于理解学校教育实践，而且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中国

社会，有助于思考如何把中国的班级社区概念融入教

育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中。会议还探讨了合作研究的

可能性，相关学者间形成了多元合作状态，国内学者

也与参会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乌克兰、瑞

典、冰岛等国代表进一步商讨了联合研究项目。

除此之外，有代表在对话交流中，意识到班主任

研究需要增强学术内涵，即便是讲班主任的故事，也

需要有更多的学术内涵，需要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更

可靠的证据。有研究者表示，要进一步与中小学班主

任合作，寻找相关合作学校或实验学校，进一步将理

论与实践沟通。这些讨论，既延续了前三届“中国班

主任研究”圆桌论坛的主题，又不断体现着研究者的

方法论自觉和发展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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